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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来烟耍杂技
15日，杂技剧《天鹅湖》将登台大剧院

中国的千年杂技遇上欧洲的百年芭蕾，会是怎样一
种融合？

3月15日，由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带来的杂技剧《天鹅
湖》将登台烟台大剧院。这部剧已演出500多场，脱胎于曾
获杂技“金小丑”奖的《东方天鹅》。11日，记者赶往青岛，提
前探班并专访了中国首位顶上芭蕾舞者、该团副团长魏
葆华。

古 杂技舞出《天鹅湖》

杂技剧《天鹅湖》的前身，是
魏葆华和妻子吴正丹主演的杂技
节目《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

“我们在欧洲演出时，有人说
我们当时表演的杂技节目很有芭
蕾的感觉，于是我们和团里就想
研究下怎么能在头顶或肩上跳芭
蕾。”魏葆华说，在经历了无数次
的演练后，名为《东方天鹅》的顶
上芭蕾节目终于出来了。2002年，
这个作品在第二十六届蒙特卡罗

国际杂技节获得最高奖“金小丑”
奖。2003年，两人更是携手登上了
央视春晚。

2004年，杂技团逐渐将其丰富成
一部完整的芭蕾舞剧。在如今的“顶
上芭蕾”表演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
难度极高的动作。有一幕是吴正丹
用足尖支撑在魏葆华头顶旋转，男
方同时在移动；还有一幕，吴正丹足
尖撑在魏葆华头顶，同时突然向后
下腰，优雅的同时惊险异常。

古 在芭蕾之乡备受肯定

2005年首演后不久，杂技剧
《天鹅湖》访问了芭蕾之乡俄罗斯，
颇有些拜码头的意味。

“俄罗斯的马戏和芭蕾都是世
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俄罗斯人对

《天鹅湖》有着深厚的情感。”魏葆
华说，音乐是柴可夫斯基写的，第
一部舞剧《天鹅湖》也是俄罗斯人
排出来的，即便对于这个中国最顶
级的杂技团来说，压力也很大。“大
家都觉得，演完了要么成功，要么
第一步就会败下来。”

俄罗斯的演出结束之后，反响

非常好，当地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
从现有的报道里仍旧可以看到当时
的盛况。“全体观众起立鼓掌长达15

分钟。”“在莫斯科终场演出后，世界
文化遗产俄罗斯基金会主席上台，
授予吴正丹和魏葆华‘人民最喜爱
的优秀演员——— 乌兰诺娃奖’。”

“他们做了一些探讨，为什么
在俄罗斯擅长的这两个项目，却是
中国人将其结合在一起。这已经不
单纯是表演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的
文化创新能力被他们所认识到
了。”魏葆华说。

古 四小天鹅变成“四小青蛙”

在即将来烟的这部杂技剧中，
观众可以欣赏到广州军区战士杂
技团的拱环、草帽、软功、蹦床、车
技等十几种杂技项目。“背景中那
些田园、湖面都很漂亮，充满了设
计感；传统的草帽技术，也是一群
女孩子穿着芭蕾舞鞋表演的。”魏
葆华介绍说。

经典的“四小天鹅”段落，在这
里改成了“四小青蛙”。据悉，在这
个1分5秒的段落里，大部分时间由
4个男孩子倒立着用手跳。“本身倒
立就有一定难度，他们还要用手撑
住身体，跳起并做动作。”

在黑白天鹅变化的一幕中，观
众还可以看到魔术的出现。

格《逆世界》

披着科幻外衣的
老旧爱情片

《逆世界》里的这个世界设定
相当科幻。这里的两个世界上下颠
倒对称，都具有各自独立的地心引
力，下界的人即使到达了上界也不
能摆脱下界的引力，最终会被拉回
下界摔得粉身碎骨。

因为独立引力，两界人之间从
开始就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隔阂。两
界壁垒森严，阶层分明。上界人对
下界充满歧视，而下界则仇视自私
的上界人。连接两界的唯一建筑，
是由上界资本家们开办的垄断性
企业跨界层公司大楼。

在这连引力都势不两立的世
界中，来自下界的穷小子亚当，和
上界的白富美伊丹不光要冲破两
界间的积怨，同时无所不在的独立
地心引力让他们的结合难于登天。

《逆世界》的特效给人一种如
诗画般缓缓流动的静态感，配合一
个爱情故事恰到好处。影片后半
段，在圣山山顶美轮美奂的月下云
间，男女主角尽情相拥，因彼此间

独立的引力而凌空旋转。有
一位观众说，至少在这一

刻他又相信爱情了。
但实际上你很有可能看不

到这一段，因为在此之前的剧情很
有可能把你催眠掉。在看过《逆世
界》的观众中，有很多对剧中各种
违反物理学原理的片段大为诟病，
其中不乏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一
些人士，也来装模作样地掺上一
脚。但《逆世界》仍然是一个软科幻
的世界，那里遵守的是不是我们的
物理定律，还真不能妄下断言。

制作组的本意是塑造一个令
人感到新奇的科幻世界，并着力展
现一个冲破双重隔阂的爱情故事。
遗憾的是，引力的设定反而牵制了
想象力。由于故事烂俗无比且漏洞
众多，造成整场电影除了那些令人
眼前一亮的特效场景，其他时间都
让人昏昏欲睡。

戏不够，吻来凑

男女主角的翻天之爱，无非是
一个老旧的爱情片节奏。亚当完全
是在消极顺应上层界制定的游戏
规则。作为一部爱情片，整部片子
故事性十分单薄，如果不是刻意加
进女主角失忆的烂俗桥段，那全片
两人爱的就是一马平川，完全没有
让观众揪心的情感冲突场面。

但令人钦佩的是，导演愣是将
吻戏拍到了一个“戏不够吻来凑”
的崭新境界。片中用滥了的各种极
易造成“审吻疲劳”的亲吻镜头，配
上波澜不惊的剧情，让人非常渴望
男女主角尽早修成正果以结束这
种煎熬。

整个故事模式化严重：两人一
打照面肯定先互吻几分钟，之后在
逃脱追捕中因意外分开，分开后肯
定张罗着再次见面，见面后继续重
复之前的过程。男女主角相爱太过
容易，困难却只在于如何克服引
力，全片连个“小三”都没出现过，
更别提神秘的女主角父母了。

此外，影片最后突兀的结尾也
令人莫名其妙。伊丹莫名其妙地怀
孕，俩人莫名其妙地就在一起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拍摄经费规划不
力，故事明明讲到抵消两个世界地
心引力的药水成功问世，而屌丝们
就要逆袭时，故事偏偏戛然而止。
就好像是在面对一个讲故事技巧
拙劣无比的人，刚说到灰姑娘穿上
了水晶鞋，紧接着就讲到王子与灰
姑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魏葆华:

“芭蕾和杂技都在追求极致”
齐鲁晚报：杂技剧《天鹅

湖》刚出来的时候，有媒体评论
它时用了“杂技革命”两个字？

魏葆华：它是有史以来第
一部杂技剧。此前杂技几千年
来形成的形式，就是单纯的表
演。在一开始，它连音乐都没
有，后来融入音乐作为伴奏；再
后来出现了杂技主题晚会，但
实际还是一个一个节目。杂技
剧实际是用杂技去演绎故事，
故事是主体。

《天鹅湖》从首演到现在演
出了500多场，虽然一开始有争
议，但是这种质疑声越来越少。
当时称它“革命”是有预见性

的，现在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齐鲁晚报：在肩膀上、头顶

跳芭蕾，最难的是什么？
魏葆华：难的是两个人都

要克服条件反射，再难也要让
观众感觉不到。女孩子用足尖
站在头顶上，很难站稳，更何
况还要去做动作。当重心不好
找的时候是有条件反射的，会
晃，表情上也能看出来。两个
人的配合是很重要的，女孩子
对男孩子要绝对的信任。

还有一个就是，承担一个
人在头顶上，男演员要有力
量，但是身材又不能粗壮；女
演员要更瘦。

齐鲁晚报：很多观众可能
会问，那么小的足尖在胳膊
上、头上转，会不会疼？

魏葆华：当然会疼(笑)。有
时训练的时候把皮肤磨破了，
演出时不得不在破了的地方
继续磨。久而久之，胳膊上皮
肤都会变黑，变粗。

天气潮湿的时候摩擦力
大，尤其是旋转的时候，会直
接在皮肤上旋转270度。对于
女演员来说也挺难，她要保持
轻盈，不给舞伴增加负担。我
的妻子(吴正丹)将近20年体重
没有变，一直保持在 8 8斤左
右。

齐鲁晚报：把杂技和芭蕾
融合在一起，你觉得二者最契
合的地方在哪？

魏葆华：芭蕾与杂技的精
神是契合的，都是追求那种极
致。比如芭蕾是追求人的线条
美，动作美，以及芭蕾的两腿
开度，那也是对人体关节展开
限度的突破。中国人很熟悉芭
蕾大师乌兰诺娃，但是跟当时
录像对比，她肯定没有现在演
员做的漂亮和舒展。这些都是
不断突破的。杂技也是超越自
我，超越人体极限一种追求，
他们都是在某一点上让观众
有一个极大的满足。

3月7日，号称“科幻浪
漫爱情片”的《逆世界》在
烟台各大影院上映。但抛
开油画质感的特效，科幻
却漏洞众多的世界观设
定，《逆世界》的故事完全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屌
丝逆袭了白富美”。而《逆
世界》也不妨加个字，叫做

《逆袭世界》更为贴切。

屌丝逆袭白富美

隔本报记者 孔雨童

隔本报记者 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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